
司馬遷生平 

 
    司馬遷（約前 145~前 90 年)，卒於公元前 90 年，55 歲終。字子長，中國西

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漢武帝時任郎中、太史令、中書令，所著《史

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被魯迅稱爲“史家之絕唱，

無韻之離騷。”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

抱負，爲曆代傳頌。 
 
生平 
  司馬遷，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靠近龍門。

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

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黄河、龍門之間。

當地名勝古蹟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

傳說和故事。）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 145），一說生於漢武帝建元

六年（公元前 135），卒於公元前 87 年，48 歲終。現司馬遷墓祠，在韓城市城南

10 公里芝川鎮南門外，位於黄河西岸的梁山東麓,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司馬遷 10 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20 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游，足蹟遍及

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采集傳說。元封三年（前 108），司

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

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穫罪下獄，受腐刑。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

在公元前 91 年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爲《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

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 
 
  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爲曆

代傳頌。 
 
繼父志，任史官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

研究天文曆法。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願望沒有實現就死去了。臨死的時候，

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元封三年（前 108 年），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

天文曆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與唐

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曆》，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曆》，新曆適應了當

時社會的需要。司馬遷的祖先並不十分顯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職。但是

司馬遷和他的父親都以此爲榮，在他們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他們



爲此奉獻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他又跟

着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司馬遷學習刻苦，進步非常快，

極有鑽研精神。司馬遷的父親病危時，拉着兒子的手，流着眼淚對他說:“......我死

了以後，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萬不要忘記我一生希望寫出一部通史的願望。

你一定要繼承我的事業，不要忘記啊!”這一番諄諄囑托極大地震動了司馬遷，他

看到了父親作爲一名史學家難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也知道父親將自己畢生未

竟的事業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馬遷低着頭，流着淚，悲痛而堅定地應允道：“兒

子我雖然沒有什麼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願。” 
  
  司馬遷做了太史令以後，就有了閱讀外面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

這爲他以後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是，資料整理工作非常繁複。由於當時

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一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

從一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幾年如一日,絞盡

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着頭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一直記得父親的遺

志，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 104
年，司馬遷在主持曆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      
 
直言受宮刑 
  天漢二年(公元前 99 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

了飛來横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

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别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

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於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

鬥，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結果彈盡糧絕，

被迫投降。 
 
   司馬遷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後，漢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後聽說他卻投了降，

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讚李陵的英勇，

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

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爲李陵辯護。他認爲

李陵平時孝顺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

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範。司馬遷痛恨那些隻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

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誇大其罪名。他對漢武帝說：

“李陵隻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



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

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

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

武帝，漢武帝認爲他是在爲李陵辯護，貶低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漢武帝李夫人

的哥哥李廣利，於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

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摺磨。面對酷吏，他始終

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複不停地問自己“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

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

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爲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

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司馬遷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兩黄金贖罪，二

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麼多錢贖罪。腐刑（即成爲太監）

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願意忍受這樣的刑

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後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於

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 "伏法而

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

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

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

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隻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

要把 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

斯恥，汗未嚐不發背沾衣也。"正因爲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地活了下

來。  
發憤著《史記》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爲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准備寫

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 91 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 
劃，共經過十三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

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着光輝的偉大著作。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司馬遷撰。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
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 "書"，共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宇。記

述了從傳說中的黄帝至漢武帝太初年間上下三千年的歷史。它同時也是一部文學

名著，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創性著作。它的主體部分是本紀、世家和列傳，其中



列傳是全書的精華。 
編輯本段人物評價 
 
  司馬遷寫的《太史公書》--後人稱作《史記》，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時的一部

輝煌的中國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對史學和歷史的深刻的理解與認識。2000 多

年來，讚歎它、研究它的人不絕於時，證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對於

這樣一部宏偉的歷史著作所展示的歷史長卷來說，在歷史運動中的個人，都扮演

着怎樣的角色呢？這些角色和他們所活動的歷史舞台及其背景，對今天的人們有

些什麼樣的重要啟示呢？對於這樣的問題，不同時代的人都會有他那個時代的思

想範圍内的一些認識，而從不同角度看問題的人也會有屬於他那個領域或視角範

圍内的一些認識，這是一部說不盡的“史家之絕唱”。盡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

邃的思想領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對不同時代的不同的人們來說都是十分重

要的思想觀念。 
 
  比方說，人們爲什麼要學習歷史？人們應該用什麼方法或態度對待歷史和現

實的關係？這是有關社會公眾同歷史學之關係的最根本的問題，直至今天，還不

斷有人提出類似的問題來。其實，關於這個問題，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

他寫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

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這幾句話是非

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現實中的人們之所以要了解歷史、認識歷史，

是把歷史作爲現實的一面鏡子來看待，加以對照，作爲借鑒，既不是把歷史與現

實等同起來，也不是要現實去模仿歷史，二者是不應當混同的。這是明確地指出

了古今的聯繫和區别：因有聯繫，故可“自鏡”；因有區别，故“未必盡同”。

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禮而異務”，他們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

但都是要達到治理國家的根本目的。可見“自鏡”決不是混同古今。這兩點，很

辯證地闡明了“居今之世”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見，拒絕歷史經驗，是愚昧

的；生搬硬套歷史經驗，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則（即今天我們所說的規律）？

如果有的話，人們認識這種法則有什麼意義？這是人們學習歷史、研究歷史一個

帶根本性質的問題，而首先是認識歷史之本質屬性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應當

坦率地承認，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爲之爭論不休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太史公

司馬遷也觸及到了。他從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認識？故待農

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史記·貨

殖列傳》序）這是把耕種、開采、加工、交換，以及交換中的貴賤變化等人們的

分工及相互關係，視爲符合於“道”的自然現象。太史公在講到類似的經濟現象

時還說：“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

也。”又說：“無異故雲，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記·平准書》



後論）他認識到：事物發展到極盛就會轉向衰落，有利的客觀形勢發展到了頂頭

也會轉向不利的方面，這是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影響、沖突而造成的，是沒有什

麼值得奇怪的。顯然，人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其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對過往歷史

有一個大致正確的看法，而且還在於對現實的歷史運動和未來的歷史前景，會有

比較清醒的認識和比較客觀的態度。 
 
  再如，歷史運動主要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離開了人的活動也無從討論人類

社會歷史運動的各種問題。那末，作爲一個個體的人，究竟應當在歷史活動中扮

演什麼角色呢？這不僅涉及到人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認識，還涉及到作爲個體的人

在社會生活、歷史運動中所具有的價值。歷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們對此有種種

說法，都給人以有益的啟迪。他們所論大多是理性的闡說，這無疑能夠提高人們

的認識，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在這方面，太史公從史學家的角度，冷靜地觀察

那些經過歷史潮流洶湧澎湃沖刷之後（如大浪淘沙之後），仍然沒有逝去的歷史

人物，並對他們的精神世界、社會活動進行分析和綜合，從而提出了撰寫歷史人

物的基本原則；這原則既是太史公評價歷史人物的標准，又是他告誡後人如何做

人的准則。太史公在綜論他爲《史記》作人物列傳時是這樣說的：“扶義倜儻，

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史記·太史公自序》）“扶義倜

儻”，主要是講德行、風采；“不令己失時”，是講善於把握時機、機遇；“立

功名於天下”，是講以天下爲己任的事功目標。顯然，在太史公看來，他所要寫

進《史記》的歷史人物，一般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卻又並不是

用絕對的觀點來對待這個准則的；他的史筆之下，也活畫出一些世儈小人，而正

因爲有這些人的存在，才更襯托出那些寫入歷史書的傑出人物的真正本色。從這

里，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扶義倜儻”等等，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於後人的，

後人應以爲“自鏡”，做一個正派的、適應歷史潮流的、有益於天下的人。 
 
資料來源：中文百科在線  大家藝文天地轉載 


